
供销社里的“双抢”记忆
○ 任澹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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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杭街道城南，有一座低矮平缓的

丘陵，名为凤凰山。从高空俯瞰，山体

轮廓形似展翅欲飞的凤凰，山因此得

名，山下的村落与如今的凤凰山社区，

也均以此命名。凤凰山地处苕溪、南湖

之间，山水清幽、人文积淀深厚，留存着

丰富的历史遗迹与乡土记忆。

凤凰山的人文渊源，可追溯至魏

晋时期。据明万历《余杭县志》记载，

凤凰山奇石林立，三面溪水环绕，山间

林木繁茂，山麓有岳潭，景致清幽，旧

时被誉为“南湖第一胜迹”。东晋隐士

郭文举曾隐居此地，山西麓至今仍留

有嗥亭故址，是凤凰山最古老的人文

遗迹之一。

民间相传，东晋道学家、医药学家

葛洪，曾在凤凰山中段筑灶炼丹、潜心

修行。葛洪常年在余杭一带修道行医，

造福乡里，虽正史未明确记载其在凤凰

山炼丹的具体事迹，但这一传说在当地

流传千年，成为凤凰山特有的乡土文

脉。每逢汛期山洪过境，山下溪水奔流

不息，山水与古迹相映，自成一派清幽

景致。

凤凰山历来是本地知名的风水宝

地，留存有明代名臣墓葬遗迹。据明清

余杭方志记载，明代礼部尚书邹干与其

父邹济，晚年归葬故里，长眠于凤凰山

西麓。父子二人皆是明代贤吏、声名清

正。当地民间一直有传说，为防止墓葬

被盗，古人特意布设一十八座真假疑

冢，虚实相间，守护墓葬，为这段历史增

添了几分民间色彩。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凤凰山南麓筹

建地方国营余杭砖瓦厂，开山施工过程

中，建设者和当地村民发掘出多处古墓

葬，同时出土了石绵羊、十二生肖石刻

等石质构件。这批遗存虽无官方考古

档案详细记录，但与当地十八疑冢的民

间传说高度契合，为地方历史传说提供

了实物参考。

旧时的凤凰山麓，风物繁盛、古迹

众多。山间曾有灵宫桥、仙桥两座古桥

交错相连，是旧时往来通行的要道。山

麓原有东岳行宫，也称东岳庙，殿宇连

片、香火旺盛，是余杭城南重要的民俗

祈福场所。抗战期间，东岳庙遭战火焚

毁，殿宇尽毁，不复往日风貌。如今古

桥、古寺皆已湮灭，仅留存地名，记录着

旧时的地域风貌。

凤凰山片区的古村落地名，大多源

自山水地貌、宗族聚居和民俗旧事，是

珍贵的乡土印记。片区内原有八个自

然村，地名各有渊源：总管塘因旧时土

地庙得名，沿用至今；张家村、裘家头、

杨家湾、方家坝等村落，均因宗族聚居、

先民拓土筑坝得名，见证了当地氏族世

代扎根的历史；施桥头村民历来擅长种

植萝卜，培育的施桥头萝卜是本地知名

农特产品，口碑流传已久。

当地还留存着不少民间典故与治

水记忆。牛方桥、水塔桥的名称变迁，

相传与刘伯温途经此地的民间故事有

关；南湖塘三官殿，是后世为纪念历代

治理苕溪、修筑南湖的有功官员而建；

滚坝头，则得名于东汉陈浑修筑南湖、

引水泄洪的治水工程，千百年来，这里

的坝体水系一直守护着一方水土安

宁。诸多地名与遗迹，串联起凤凰山完

整的乡土发展脉络。

凤凰山的行政区划变迁，是余杭乡

村发展历程的真实缩影。解放前，此地

隶属南屏乡，后划为环和乡第一保，管

辖范围涵盖南湖沿岸多个村落。新中

国成立后，辖区归属多次调整，先后隶

属于西石乡、百杨乡、石鸽人民公社。

1950年代，当地组建幸福高级社；

1958年改制为凤凰山大队；1983年撤

队建村，正式定名凤凰山村；1991年石

鸽乡并入余杭镇，凤凰山村归属余杭镇

管辖。在城镇化到来之前，村民世代以

种植水稻、茶叶、养殖蚕桑为业，依靠农

耕劳作繁衍生息，维系着质朴的乡村生

活。

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随着城镇化推

进，凤凰山片区土地陆续被征用开发，

延续千年的农耕生产生活模式逐步改

变。田野、村落逐步改造升级，传统乡

村肌理慢慢融入城市发展格局，老旧的

乡村面貌迎来全新蜕变。

城镇化改变了凤凰山的地理样貌，

却没有磨灭本土的乡愁文脉。古老的

地名、宗族传承、历代人文故事、治水兴

乡的历史，代代相传、延续至今，成为这

片土地稳定的历史印记，让崭新的城区

依旧保留着深厚的乡村底蕴。

凤凰山海拔九十四米，属于低缓丘

陵，却见证了当地交通、工业、城建的全

面变迁。早年的杭徽老公路翻越凤凰

岭，坡陡路险，通行条件较差。经过数

十年多次拓改降坡，随着02省道、杭徽

高架陆续建成，昔日崎岖山岭成为通畅

通途，彻底改善了区域交通格局。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凤凰山西麓工

业兴起，余杭砖瓦厂、橡胶厂先后落地；

九十年代，片区内又建起仪表厂、针织

厂、五金厂，沿路商铺、餐饮店林立，一

度成为城南的工贸集中区域。进入新

世纪后，片区工业逐步外迁退场，城市

宜居建设成为发展主流。

2018年，凤凰山山体公园建成开

放，成为市民休闲健身的公共绿地。随

后，南湖丽景、世茂西西湖、南凤苑等住

宅小区相继建成，凤凰小学城南校区、

凤栖幼儿园等教育配套落地投用，城南

路、沿山路等路网全面贯通。昔日城郊

山野，发展为配套完善、人居集中的城

市片区。每到夜晚，高架与道路灯火连

绵，城区夜景规整有序，城市面貌焕然

一新。

凤凰山山水清幽、文脉悠久，历来

为文人所记。元代郭翼曾作《凤凰石》，

描摹山体风貌；明代何瑞图亦留有题

咏，赞叹此地山水风物。留存至今的诗

文，与山水古迹、乡土传说相融，丰富了

凤凰山的人文内涵。

2020年 9月，凤凰山正式撤村建

居，完成了从传统乡村到城市社区的转

变。如今的凤凰山社区，总面积 3.564
平方公里，本地居民与外来新居民在此

聚居，和谐共生。社区党组织架构完

善，网格化治理精细落地，党员扎根基

层服务群众，持续推进社区建设与治理

提质。

从魏晋人文遗迹、明代名臣遗冢，

到传统农耕村落、现代化城市社区，凤

凰山历经千年变迁，稳步发展蜕变。山

体风貌依旧，历史文脉绵延不断，古老

的乡土记忆与崭新的城市生活相融共

生。如今的凤凰山社区，兼具历史底蕴

与城市活力，在新时代的发展进程中持

续稳步前行。

余杭有只金凤凰
○ 方毅良

在农村集体化生产年代，上上下下

都把一年一度的农忙“双抢”当作头等

大事来抓。我下乡数年后，被招入宏磻

供销社工作，每到农村双抢时节，供销

社便全员出动、全力投入，开展专属的

供销社“双抢”保障工作。主要分为两

项任务：一是抢收农产品冬瓜，二是抢

设流动供应点，也就是货郎担下乡、下

伸网点便民服务。

当年的宏磻公社，家家户户、各生

产队集体都大面积种植冬瓜。每户可

收数担，一个生产队就能收获几百担，

全公社总产量可达数百吨。每年七八

月正值冬瓜成熟，此时藤蔓逐渐枯老，

若不及时采摘，冬瓜要么被烈日晒瘪，

要么腐烂在田间，村民数月的劳作便会

付诸东流。

彼时供销社严格践行支农惠农政

策，执行一丝不苟：只要村民送来农产

品，一律无条件收购，哪怕货品滞销、最

终烂在仓库里，也要完成支农硬任务，

全力保障农户收益。

为做好物资转运与便民供应，我们

在塘栖水北河滩设立物资中转点，将各

类支农物资走水路船运，发往苏州、常

州、无锡等地；在白令山桥边开设固定

门店，通过陆路汽车运往杭州、上海。

物资装卸、转运的体力活，专业搬运队

不愿承接，临时也雇不到农户，最后只

能发动供销社职工的弟妹、子女帮忙。

正值暑假的孩子们，不过十来岁，整齐

站在跳板上，接力传递冬瓜，卸货、装车

有条不紊。小冬瓜十余斤，一人独自搬

运；大冬瓜二十余斤，两人合力抬运。

孩子们头戴草帽、身披湿毛巾，依旧被

烈日晒得汗流浃背、满脸通红。彼时孩

子们一天能挣七八角工钱，个个干劲十

足。

抢收冬瓜的同时，我们同步推进

“抢担点”便民服务：每天安排五六副货

郎担，挑着日用、农资货品深入田间地

头，还在六个未设代销点的大队，搭建

双抢临时供应点。“当、当、当！”清脆的

小铜锣一响，村民们便知晓，供销社的

货郎担来了。田头树荫下、村舍堂屋

前，我们放下扁担、摆开地摊，即刻开张

营业，售卖火柴、肥皂、榨菜、香烟等各

类日用消费品。去往就近大队送货，我

们能赶回供销社食堂吃午饭，食堂的阿

姨总会特意准备一大盆咸菜汤或番茄

汤，犒劳奔波一天的工作人员；去往偏

远大队的同事，便在当地就地就餐，午

后继续返程值守。

有一年双抢期间，我与百货部的玉

英，被分配到郎岙红丰大队搭设临时供

应点，对我们两个年轻姑娘而言，这是

一次全新的历练。

清晨五点刚过，供销社全体干部职

工便早早开工，将各品类双抢物资满满

装了一船。运输船是宽敞的平底木船，

船尾带舱、船艄搭棚，单次可载重六七

吨货物。我和玉英带上草席、蚊帐等生

活用品，准备驻点十五六天，直至双抢

结束、农忙收尾再返程。随后，一同前

往设点的七八名同事登船就位，船只缓

缓起航。

一船人一路谈笑风生，同事法财摇

橹撑船，木船在水面轻轻摇晃。清凉的

南风拂面而来，久居门店的我们，尽情

呼吸着山野间的新鲜空气，饱览北塔漾

的水乡风光，满心舒畅。

船只驶出北塔漾，驶入一条乡间小

河，十余分钟后，郎岙村落便映入眼

帘。木船稳稳停靠在大樟树浓荫笼罩

的河埠头，大队书记、大队长早已在此

等候迎接。

临时小店选址在大队最东侧的两

间平房。众人合力将所有货品搬运上

岸后，法财等人便返程赶回塘栖。我和

玉英负责商品验收核对，老马等人架起

高凳、铺好羊皮板搭建简易柜台，福美、

英英帮忙整理、陈列货品，华高、建功负

责隔断房间、架设照明电线，老车将腌

肉、腊肠、水肠、带鱼等副食品，整齐摆

放在搪瓷盘内，摆放得井然有序；鑫森、

建新则将农具等生产资料，靠墙整齐陈

列在柜台外侧。我提前备好包装布缝

制的布帘，装点门店。

下午三点，一间品类齐全的临时综

合门市部正式开张。门店虽小，却五脏

俱全，副食、杂货、百货、农资农具等村

民刚需商品一应俱全。其中，免票的船

牌透明肥皂、单价八角八分一斤的红茶

末最受欢迎，性价比高、朴实耐用，深得

农户青睐。店内还储备了未拆封的高

档天目秃挺笋干，笋干规整打结，竹篓

外包装、箬叶内衬，自带淡淡清香。当

年市面笋干稀缺，秃挺笋干也被纳入双

抢支农物资，无人光顾时，我们便将笋

干分装成小包售卖，方便村民选购。

门店筹备妥当，除我和玉英留守驻

点外，其余同事悉数返程。

驻点期间，鑫森时常骑着自己组装

的自行车，抽空为我们送来豆腐干、鲜

豆腐、肉骨头、荷花米，偶尔还能带来新

鲜河鱼。我在公社广播站工作的小姐

妹玲美，也常常送来豆芽、萝卜干、咸菜

等家常菜。当地村民十分淳朴热情，时

常送来自家种的冬瓜、番茄、茄子、黄

瓜，虽是尾季蔬果、个头偏小，却新鲜地

道，暖心暖胃。

我们每日天刚亮便开门营业，夜里

十点之后才打烊收摊，整理货品、洗漱

休整完毕，往往临近十一点才能休息。

在双抢供应点里，最煎熬的是酷暑

闷热，还有蚊子和老鼠，害得我们睡不

好觉。农村的平房没有窗，一间房子光

是朝南一对大门。白天门一直大开，外

面是道地，太阳逼进来，一股热光，有点

风也是热烘烘的。我们的房间就是屋

角用芦帘拦起来的一小块地方，晚上大

门一关，密不通风，浑身汗滋滋，只能多

起来几次擦擦身。

中午想打个盹，竹榻上太热，把席

子铺在地上，但扇子不能停，且泥地高

低不平，翻个身都痛，哪里合得上眼。

有时我和玉英只能轮流坐在樟树下的

河埠石上，树荫里两只脚伸在水里，享

受难得的野风，但扇子要拿在手里，还

得与蚊子做斗争。

蚊子一天到晚嗡嗡响，尤其是晚

上，简直是一团一团的，一拍就是好几

只，手心都是血，蚊香、蚊虫药点了也无

济于事。晚上睡觉要是手脚贴着蚊帐，

蚊子还会隔着蚊帐叮你。老鼠也多，整

夜“吱吱”作响，有时在枕头穿梭，令人

毛骨悚然。我们日日起早贪黑、睡眠不

足，白天眼皮不停地打架，哈欠不断。

白天店里较空，只有早饭、中午有

人会来买点东西，或来小店歇歇脚，聊

聊天。村里妇女多是购置零碎日用品，

或是用自家鸡蛋兑换油盐酱醋等居家

货品。

晚上 8点以后，是小店最闹猛的时

候。主妇们在门前道地上添放几只条

凳。我们在柜台上点两圈蚊香，在柜台

外燃两团蚊虫药。大队领导、生产队长

会在这里碰头，谈谈双抢进度，商量拖

拉机、电耕犁和机埠打水的安排。村民

们买烟、打酒、买盒火柴、添点肥皂、蚊

虫药。有的当家人拎一条加香肉，或称

条眷，几块榨菜，或二角钱什锦菜，一把

粉丝，难得买几个皮蛋。人们聚在一

起，谈谈天，说说笑笑。

农民就是爱热闹，尽管双抢起早落

夜，已经够累了，但他们还是喜欢打蓬

蓬，寻开心。有了小店，他们有了聚会

的落脚点，人更多，话更多了。

村里有位四十五六岁的独居大姐

阿南，模样清秀、勤劳能干，每日都在晒

谷场勤恳挣工分。有一次，她拎着一斤

多鸡蛋悄悄送到店里，见四周无人，轻

声托付我们：“我留六角钱在店里，麻烦

你们帮个忙。要是西隔壁的阿财来买

雄狮香烟，你们就给他新安江香烟，差

价我来补。让他双抢干活累了，能抽点

好烟。”

我们熟知阿财，时年四十出头，是

生产队副队长，身强力壮，妻子两年前

病逝，独自抚养两个女儿。而阿南守寡

多年，独自拉扯一双儿女过日子。我们

心知，这是阿南含蓄的心意，默默倾心

阿财。我们按阿南的心意办妥。阿财

拿到香烟，瞬间满面通红，当着众人的

面不便多言，只能默默将烟收好。时隔

两日，阿财特意买了一块腌肉，托我们

用荷叶包好转交阿南，心意不言而喻。

我们这个双抢临时供应点，成了他们传

情递物的中转站，真有意思。过年前

夕，阿南来到莫家桥，发髻上缠了根红

头绳，给我和玉英每人一包喜糖——他

们已经在一起了。

供销社职工下乡抢收冬瓜、挑担送

货、田间设点支农的岁月，早已成为过

往。如今的年轻人，大多知晓农村农忙

“双抢”，却很少有人知道，当年供销社

也曾有专属的“双抢”。彼时的供销社，

是农户双抢最坚实的后勤保障队。

当年的工作繁重、生活清苦，但一

代人心地纯粹、邻里同事和睦相处，苦

中作乐、踏实度日。四十余年岁月流

转，那些酷暑劳作、市井烟火、淳朴温情

的画面，依旧清晰浮现在眼前，深深镌

刻在心底。那段珍贵的岁月与经历，我

始终铭记于心，永远不会忘怀。


